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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都盼望有一个祥和
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们的
这一愿望，从一些咏颂春节的诗词中也
可以反映出来。

在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严格
的等级界限，平时的官民关系、上下关
系、老幼关系等，都难有和谐可言。可是
一到春节，这种紧张的社会关系便有所
松动，出现暂时、有限的和谐局面。敏感
的诗人也常从不同角度来称颂这种可贵
的和谐。

北宋诗人孔平仲在《上元作》一诗中
写道：“春来雾雨久不收，上元三日月如
秋。倾城娱乐竟沽酒，旧岁丰登仍足
油……太守凭高列歌吹，游人哄笑欢俳
优……侍觞行食皆官妓，目眙不言语成
偷。短长赤白皆英校，但取一笑余何

求……归来紞如打五鼓，春寒惨惨吹驼
裘。群儿嬉戏尚未寝，更看紫姑花满头。”
这首诗写的是一郡之长的太守在元宵之
夜与民共度佳节的情景。一向严厉的太
守在此良宵破例允许他的部属与百姓一
起放荡狂欢，甚至对他们的越轨行为也
不予计较。他本人也游乐了一宿，天亮前
又和民众一起去迎紫姑神……官民同乐
的气氛，在诗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家庭关系上，封建社会一向是长
者为尊，儿孙辈是不能跟长者平起平坐
的。可是在年节团圆中，却可打破这一戒
律，老少和谐相处。宋代诗人郑望之在

《除夕》一诗中写道：“可是今年老也无？
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
高时到老夫。”这首诗写的是除夕喝屠苏
酒的情景。在一个数世同堂的大家庭里，
大家欢聚在一起，儿孙们无拘无束，一个
接一个地畅饮着屠苏酒，等轮到这位长
者喝酒时，元日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这种反常之举，正体现了节日中长幼之
间的和谐。

不但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人与
“神”的关系，年节时也得到改善。“神”一
向是威严无比、高高在上的，人们只能顶
礼膜拜，而难以与之亲近。但在新春佳
节，人们却可以亲亲热热地跟他套近乎。
请看范成大的《祭灶词》：“古传腊月二十
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
家中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
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
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
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这首诗详细记载了过
去祭灶的习俗。在一年一度的灶王爷升
天汇报工作之前，人们设宴款待他，给他
送钱，让他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多
带“利市”回来……在这里，“神”已经人
化。他通情达理，人情味十足，能认真听
取人们的意见，为人们隐恶扬善，多办好
事……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人、

“神”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
尽管自古以来人们都盼望和谐，但在

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愿望是难以实
现的。只有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今
天，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人们
祖祖辈辈盼望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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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ia@163 .com

冯骥才说：春晚这事儿，经历了
两代人那么长时间的传承，已经形成

“新民俗”。两代人的时间……换句话
说：我们，至少是我，已经在新民俗的
形成过程中慢慢变老。

说变老了，可以从看春晚这事中
找到证据：初一开始，CCTV把春晚重
播了再重播，仍然无法让我把网上看
到的吐槽与记忆中的节目准确对上
号，因为我根本没有清晰地记住任何
一个节目。证据二是：如今看春晚，我
好像都没有笑过，我都老得不会笑
了！而且还一边看重播一边抑制不住
地“怀旧”，这不是老了是什么？

在整个春晚进程中，我只记得老
婆双手持机，不断地摇红包；还有或
振奋或煽情、精当到标点的主持词，
教导我们怎样欣赏春晚：这些小品非
常可乐，分别是正能量、情感以及反
腐的题材……那些歌舞非常感人，还
有，已经被看出破绽的魔术非常神
奇……

怀旧，让既往的春晚记忆回到眼
前，是克服为变老而伤感的有效手
段：贾玲的小品看似不可乐，但还是
很好地完成了“垫戏”的任务，以前的
春晚，也有垫戏，也有抄袭，那些节目
过目即可忘却，根本无所谓；年轻的
相声演员连续几年都在用自黑的办
法“讽刺”着社会边边角角的不良现
象；潘长江继续在拿自己的身高说
事，蔡明也已经毒舌了好几年；嫁闺
女总是伤心的，即使女婿看上去不
错，曾经的蔡明以及今年的冯巩，心
情都是这样，只是今年冯巩家来的好
像精神或者智力有点残障：我们不知
道那个胖子收货员为什么老是哭，也

不知道为什么女儿昨天还曾帮父亲
收起小棉袄，今天竟然刚刚发现父亲
家换了个很无聊的防盗门；于魁智今
年唱京戏的搭档，明显不如当年那个
孔子学院的洋人唱得好；跪到舞台
上，正是好人郭冬临的春晚常态，也
很难责怪刘涛的表演乏善可陈，好几
年之前，周涛已经用一个雷同的小品
抢光了刘涛的戏分……

早几天前，舆论就已经在引导：
春晚之后的吐槽，其实是对春晚的喜
爱，越吐槽越喜爱……这样具有“哲
理”的判断，实在令人振奋。又据网上
说，今年的春晚，收视率跌破了去年
的纪录，一年更比一年低……越低越
喜爱？谁去问问在春晚做广告的商家
们，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作为已经鉴赏了好多
春晚的一个“人民”，简单做一点文
艺批评吧。文艺批评工作者都在
说：文艺批评难！就算是只评不批，
也难！因为光说好话不行，不说好
话就得罪人！有办法！就评已经铁
定退下去的本山先生，不是很好
吗？他多有代表性呀！而且，我真诚
中肯的评论绝对不会得罪他。

1990年《相亲》，本山初登春晚舞
台，到2011年《同桌的你》，所有春晚作
品中，赵本山最高大上的身份，是《心
病》里已经退下来的村长赵大宝，还
有在《老牛提干》里当了几分钟经理，
都是小人物。这些作品，也没有一个
是重大题材。

赵本山早期作品，几乎完全靠语
言的风趣把观众逗笑取胜。《相亲》、

《小九老乐》、《我想有个家》、《老拜
年》等，都是这样。

后来，赵本山注意在保持语言风
趣逗笑的同时，加入更多情感元素和
反映社会情态的内容，特别注意巧妙的
构思，还有正能量的表达。这是从《牛大
叔提干》开始的，《三鞭子》、《红高粱模
特队》、《拜年》、《昨天、今天、明天》，还有
后来的《送水工》，一年比一年好，人民
看了，精神愉悦，神清气爽，赵本山就被
人民推上了小品王的地位。

更后来，本山作品不断加强讽刺
的含量，更加拼命逗笑。但也正在此
时，问题来了。

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作品缺少创
新。《昨天、今天、明天》之后，白云黑
土老两口又几次上春晚；《卖拐》之
后，《卖车》、《功夫》又卖了好几年。

其二，幽默者，自嘲也。本山后来
总是想幽别人一默，再不拿自己开玩
笑了，总想拿别人开涮，那肯定不好
使。你涮别人，别人就涮你，人民鉴赏
之后，赞的少，批的多，其他问题也逐
渐显现出来。

其三，赵本山的创作团队散了班，
高水平搭档渐次离他而去，何庆魁、高
秀敏、范伟、宋丹丹，都不陪他玩了。赵
本山要靠徒弟了，小沈阳用尽浑身解
数，撑了一年之后，赵氏小品集团集体
才尽，自此没落。《甲方乙方》里葛优
说：下来容易，再想上去就难了！

你看，稍微想一想，简单一分析，
就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作品符
合人民的口味，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个作品就会好；不注重创作，临近
春节，几个人凑在一起攒节目，作品
肯定经不起推敲。本山先生用自己的
万劫不复给我们积累的经验，值得总
结，值得记取。

“新民俗”里看春晚
□马永

年味淡了。仿佛每个人都在感受
着这“淡”下来的年味，不仅是因为

“年”一天一天地过去，而且因为就算
正在“过年”，这年味也淡得多。这

“淡”在什么地方？人们与过去一样，
也在放鞭，也在放烟花，也在吃饺子，
也在舞狮子，也在穿新衣服，过去在
外表上能看得到的，现在也照样看得
到。可为什么总感觉“年味”淡了？

深想，几十年前的过去，我们
“过年”，总是感觉那味道浓浓的，那
又“浓”在什么地方？过去的“年”，每
个孩子可能只能分得到几块糖，而
现在各种各样的糖，管你吃，爱吃多
少有多少；过去的“年”，鞭炮的种类
少得很，而现在那各种各样的鞭炮
令人眼花缭乱；过去的“年”，新衣服
档次低得多，而现在与那时相较，新
衣服都是很上“档次”的；过去的

“年”——— 不用多说，一句话，从表现
上看，过去的“年”样样都不如现在
的“年”过得阔绰。然而，现在的“年”
味道却总觉“淡”得多。为什么？细思

量，这“浓”与“淡”，从深层次上说，
体现的是文化上的变迁。

过去，我们过年时，从腊月就开
始忙碌，蒸各种各样的面食，什么“元
宝”之类五花八门的面食，展现了过
年时的食文化；老人们讲的各种各样
的除夕故事，表现了中国过年时的一
些禁忌，特别是除夕夜里，不让小孩
子们吵闹，甚至说话都要小声点儿，
因为外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正
在听各家各户都说些什么。这有多吓
人呀。小孩子们就噤声不言，心里有
一种说不出的神秘的感觉。过年带上
了一种神圣的意味。的确，就连大人
们在除夕夜，心理上都变得严肃起
来。所谓的年味浓，最重要的是浓在
这文化上。这样的过年，在世俗生活
中平添了一种超越世俗的味道。这就
是浓浓的年味。这年味，是深层次上
的文化之年，其味道当然与现在不
同。我们看看现在过年，很多人除夕
夜是在外面旅行的，也有人是坐在火
车上的，人们早就失去了过去的那种

“年味”——— 不敢大声说话，感觉窗外
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听人们说话，口
中说的是什么话，都得非常慎重。那
样的禁忌，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与
俗世生活不同的感觉，或许那就是神
圣的感觉。这就是年味，是世俗的，又
超越世俗的。现在过年，就是一个假
日，出去旅行，或探亲访友，或者一种
别样的游玩、出花的聚会。于是，就再
也找不到过去那种浓浓的年味了。

这是文化的变迁。科学使人们了
解了很多东西，也使人们骄傲起来，
轻率地就否定了过去的种种禁忌，什
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没有哪一
天是人们噤声不语的时候，没有哪一
刻是人们害怕的时刻，也没有哪个节
日是人们深感神圣的节日。所以，年
味淡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永远在娱乐，时时在娱
乐，年年都娱乐，是不是就是人们心
灵深处所愿意的呢？恐怕不见得。否
则，许多人为什么会怀念那浓浓的
年味呢？

【传统大家谈】

渐淡的年味
□于艾香

【品味新民俗】

年文化怎只剩“满清遗物”
大年初三，听说圆明园有新春庙会，于是拖家带口，兴致

勃勃去观赏。但是，到了庙会舞台，放眼望去，黄袍马褂，旗袍蹄
袖，顶戴花翎，全是满清“遗物”。即便是“抬轿子”的游戏，轿夫
也拖着一根长辫。据报，北京的其他“新春庙会”也大同小异，满
清皇帝祭天祭地，辫子马褂满场飞舞。每当新春游园，总不免
生出类似感叹，京城的文化展示，展不出千年古城的文化底
蕴，也看不到华夏文明的正溯。一个历史上饱受外族奴役的民
族，如果失去了民族自尊与文化自省，那么休说“复兴”，即便

“复古”，恐怕也只能复到“地宫”中最暗的那一层。
——— 程万军(中国精英网总编辑，《赤子》杂志社副社长)

无奈的春联
以前过年，村中总是要请有知识的人帮写春联。自从我上

大学起，就开始给老乡们写春联，因为我是大学生，是他们心
目中最有文化的人。现在我们老家不但出了许多大学生，而且
还出了几个硕士和博士，他们也经常回家过年，但大家已经不
再请他们写对联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大家的对联都是花钱
从街上买来，年三十直接贴上就完事，谁也不再评论，俨然已
经成了程序和象征。 ——— 万里独行(知名博主)

【百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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